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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31日，署名陳汘瑈的民進黨前黨工以一篇臉書文引爆此波MeToo運動以來，涉及親綠、抗中陣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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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仍持續透過當事人的創傷書寫在網路社群中曝光。這股風潮也召喚出來自藝文、影視、文學、

社運、媒體等不同領域的創傷經驗，傷者被已出面的陌生人鼓舞，有了說出口的勇氣。短短一週，一篇又

一篇血淚斑斑的自述，不敢求助、無法逃離、害怕對方權勢地位或被進一步傷害、只好虛以委蛇的痛苦，

是每個深藏多年的故事的共通點。

無獨有偶，即使多數自述訴都未直接點名加害人，然而立刻有其他受害者從相似的情節和時間，辨識出彼

時的自己，既而在網路上相認，也有記者主動去比對相關線索，直接在新聞報導中進行揭露。事件爆開

時，該領域幾乎都不感意外，表示這些事件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既是這麼多人知情、甚至私下提醒身

邊女性「要小心」的事，為什麼就是無法放到檯面來說？為什麼長久以來，大家都「聽說」過某些事，卻

無法讓這些人付出代價？台灣在制度面其實是相對完善的，為何還會一再發生讓受害者求助無門的事件？

2022年9月1日，板橋，一名女子站在捷運站外。攝：陳焯煇/端傳媒

打破關於性暴力的各種迷思 


性／別暴力是社會環境與個體互動下的產物，只是協助受害者是不夠的，需

要更多人認知哪些價值觀導致錯誤的歸因和權力的濫用



要更多人認知哪些價值觀導致錯誤的歸因和權力的濫用。

在追問台灣親綠陣營裡的性暴力事件為何產生、又為何逐步累積為風暴前，還是有必要稍微說明跟性有關

的暴力的性質。

首先，性／別暴力從來不是單純的性慾問題，而在於權力與控制，透過剝削、宰制他人的身體與感受來強

化、澎脹自我，甚至享受著受害方的屈服、不得不的迎合，滿足其支配與控制的慾望。

自MeToo運動以來，包括台灣近期曝光案件，絕大部份的受害經驗都佐證了此點。加害者並非真的「不懂

人際距離」、「只是熱情一點」，而是因為深知自身所處的權力位階，對受害者是有恫嚇力的，相信自己

可以在不顧他人意願的情況下，以言語或行為展現其宰制與掠奪的企圖，有些加害人還會將之美化為「風

流、勇於試探」。

性並不骯髒，有問題的也不是慾望，而是不顧他人意願，甚至透過權力進行脅迫。

其次，性／別暴力得以一再發生，有著整個社會或該領域的圈層文化作為後盾，而非僅是個別加害者的問

題。台灣除了同樣受父權文化的深刻影響，也承繼華人社會將性神秘化、羞恥化的傳統，對受害者（特別

是女性）形成更強大的規訓，讓受害人習於先自責，而整個社會氛圍也傾向懷疑受害人「不檢點」、「沒

保護好自己」。因此即便受害者能突破各種人情勒索和防堵的困境，訴諸法律與性平制度，往往也會因司

法人員、調解人員或主管的相關意識不足，而再次受到傷害，令許多受害者躊躇。

再者，受害者的樣貌不只一種，也沒有完美的受害者。在這些創傷故事的留言裡，經常可以看到各種質

疑，例如當下為什麼不離開、不反抗，加害者甚至會以「他每天／事後都跟我有說有笑，怎麼可能是性騷

擾／性侵呢」來逃避社會檢視。

然而，受害者可能因為各種不同原因，包括害怕受到更嚴重的傷害、失去工作、學位等，或嚇到來不及反

應，而沒有「激烈拒絕或抵抗」，導致看起來一切如常，甚至為了自保，還要繼續假裝與加害人友好，這

都是導致相關事件裡，受害者很難有足夠證據和人證從司法途徑獲得正義的原因。而當外界假設性別或主

流審美才是造成受害的主因，也導致男性、多元性別、年長的被害人更不易向外求助。

最後，與性相關的騷擾、霸凌、侵犯等行為，在指認和證明上，本就有相當難度，證據很難保全，也不易

找到證人（不論是沒有第三者在場，或第三者難以感知、畏於權勢等），以刑事犯罪和國家刑罰的角度，

必須極其謹慎，謹守相關原則，甚至只能錯放。然而，相關行為並非只有法律責任，還有社會責任，無法

透過司法追求的正義，不代表不能透過其它途徑完成，特別是針對那些長期持續、有明顯權力濫用的事

件。再者，性平制度關注的是教育、人際關係與環境的修復，訴諸公共領域，則是突顯制度為何失靈，和

行為人的道德責任



行為人的道德責任。

如同堅守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能透過批評、倡議等手段，去制衡並給予劣質言論足夠壓力，讓公眾做出判

斷，也能避免弱勢群體受其傷害、被排除在公共參與之外，兩者並不互斥，同樣是值得悍衛的基本權利。

同理，被指控者一樣能在公共領域提出辯駁，他們的話語權並未受損。

性／別暴力是社會環境與個體互動下的產物，只是協助受害者是不夠的，需要更多人認知哪些價值觀導致

錯誤的歸因和權力的濫用，如果不去挑戰餵養出這些價值的社會文化，就無法打破性／別暴力的循環。

2023年6月2日，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黨就性騷擾事件召開記者會。攝：唐佐欣/端傳媒

綠營的MeToo事件為何更受到關注？ 


一部份受害者也因《人選之人》掀起的討論，重新點亮了心中的一點光，下

定決心面對過往，並相信這是整個社會開始學習追上她們的時刻。



民進黨作為威權和舊秩序的挑戰者，一直以來都是透過價值和理念來號召群眾，支持者也習於訴求更高標

準，在過去是相對於黨國腐敗的清廉、勤政、愛鄉土，近時則是突出台灣作為民主陣營成員，相對於極權

中國，有著根本性的價值差異。而民進黨自黨外時期就有不少成員投身婦運，民法中各種關於婚姻、財產

分配等對女性不公的修法，都由這些婦運前輩主導，近年又因為同婚收獲了大批相信人權、平等價值的年

輕選民；這群支持者的組成，讓這場政壇的MeToo運動，從自家內部先行開炮。

隨著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熱播，劇中金句不只影響了眾多綠營支持者，更仿彿一個正在自我實踐

的預言，人們渴望現實能往戲劇靠近一點點，也不自覺比較著劇中的公正黨與現實裡的民進黨。特別這幾

年在抗中保台氛圍下有太多習得的妥協，戲劇喚醒了一部份綠營支持者對「什麼東西不能拿來交換」的思

考，重新期待政治不只是對中國的抵抗與恐懼，能重新燃起當初的熱忱。一部份受害者也因該劇掀起的討

論，重新點亮了心中的一點光，下定決心面對過往，並相信這是整個社會開始學習追上她們的時刻。

早於綠營近期第一案爆開之前，當民進黨宣佈以「民主大聯盟」形式，與曾在法院記錄中留有疑似以不知

內容的私密影片威脅前女友的李正皓合作，就引來黨內青年對民進黨未來方向的質疑，黨主席以一句「私

領域的事」試圖擱置爭議（6月8日晚間，李正皓宣佈退選），讓重視性別平等價值的支持者大感失望，連

不少因職場倫理、向來不對此類事件表態的綠營黨公職，都打破沉默，直言此決定不妥。

而位於首都、理應「比較進步」的中央黨部，如此粗暴處理性騷擾事件，又涉及對當事人施加人際壓力，

加上直屬主管連同上級督導的三層疏忽，後續報出來的還有青年部主管疑似包庇性騷擾的黨工、甚至帶頭

進行職場霸凌的行徑，更令支持者跌破眼鏡，尤其涉及該事件的兩人都相當年輕，而非「老綠男」，也讓

人懷疑民進黨的人才選拔和任用標準，是不是出了問題。被指控者一連串似乎描準受害者的法律行動，更

激起了支持者的憤怒。

雖然賴清德接任主席後，對各項爭議（論文、排黑），一概採取矯枉不惜過正的態度，不只親自出面宣示

零容忍，更表態連自己都會去上性平課程，但仍有不少支持者持觀望態度，不接受官樣文章，反要求更明

確的價值宣示與後續改進措施。在蔡英文總統二度表達歉意、並堅定表示應保護受害者的立場後，總統府

資政顏志發於6月7日改變態度，雖仍堅稱自身清白，但主動辭去資政一職並撤回對前員工的提告，此舉頗

具指標意義，似乎透露出民進黨高層已意識此事的嚴重性，如同四年前748同婚專法，能不能留住女性、

年輕選民的心，在此一舉。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523-culture-wave-makers-taiwan-tv-series/


2023年5月27日，新竹，民進黨2024總統大選參選人賴清德出席新竹市信賴台灣之友會成立大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受害者不是戰犯，性騷擾者才是 


從許多沉澱多時才說出口的故事中，我們也看到了受害者們，特別是受害的

女性透露出的堅軔，她們確實是在等待這個社會準備好聆聽。

不可否認的，逐漸白熱化的2024總統大選，放大了媒體對相關議題的興趣，綠營以外各陣營更是紛紛「撿

到槍」，每天照三餐轟炸。一旦進入政治上的攻擊與防守，受害者是否值得同情，也取決於不同顏色陣營

的立場，以及能多有效打擊對方，至於要不要打破「不譴責受害者」的原則，則視己方涉入的行為人層級

有多高。不管對哪個陣營來說，當事人的遭遇和痛苦一定程度被工具化了，即使同在綠營內部，也難免將

特定事件當成派系鬥爭（或籌碼）。

但在如此令人沮喪的氛圍裡，仍舊看到社會有些許令人欣慰的變化。這種不成比例的高度關注，除了大眾

媒體的長年失衡效應外，仍有來自身陣營的部份支持者要求看到改變的堅持。相較幾年前，幾件零星針對

泛綠陣營控訴遭遇的大量羞辱性留言和指責，這波當事人獲得較多鼓勵與支持，幾位青年世代政治工作者

更串連起來，公開表示對受害者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對其遭遇表達了高度關切與同理；他們對民進黨的情

感建立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和理念的對等合作關係上，而非僅是從屬關係或人際紐帶的利益或依附關

係，身體力行《人選之人》劇中另一句金句：「我們不是戰犯，性騷擾者才是。」

從王丹被指控的網路輿論反應也能看出，針對性傾向的羞辱大幅減少，多數人都能就事論事，不認為六四

應該被誰代言 也不因王丹的經歷 去否定受害者的指控的正當性 即使在為選情焦慮 並非真心將平等



應該被誰代言，也不因王丹的經歷，去否定受害者的指控的正當性。即使在為選情焦慮、並非真心將平等

價值放於第一位的綠營支持者當中，也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克制，雖然有各種刺眼的「但是」，還是得展現

對當事人的同情和支持，這或許能視為在綠營支持者中，有一定人數的群體，不管基於信念還是選舉輸贏

的考量，已逐漸建立起一條近似「政治正確」的界線的證明。

從許多沉澱多時才說出口的故事中，我們也看到了受害者們，特別是受害的女性透露出的堅軔，她們確實

是在等待這個社會準備好聆聽。有好幾份自述，將過往那些很難呈現於公眾、一閃即逝的瞬間、那些必須

進入特定情境下的權力關係才可能指認出來的行徑描繪出來，讓更多人理解到一個熟稔社會規則、非常懂

得不留下有力證據的掠奪者，是如何在細微處鋪陳、達成進犯目的，將他們如何利用人性的過程，解剖在

眾人面前。

這波時勢的浪頭，讓有更多人準備好去聆聽，而這一波受害者們對社會結構、權力運作也有更清楚明白的

認識，能精準的以大眾能理解的方式，揭開過去種種難以言說之處，也讓有著同樣遭遇的人們知道：你不

孤單。

2022年10月22日，台北一輛公車。攝：陳焯煇/端傳媒

泛綠陣營性平事件的特殊性



泛綠陣營性平事件的特殊性 


泛綠陣營正站在一個歷史關口，能否意識到正是那些小事，構成了個體的尊

嚴，爭取個體尊嚴的最大化，就是政治工作的最終意義。

對於這群（後）太陽花世代的受害者們來說，最痛苦的地方在於，過去的性暴力是赤裸的、不加修飾的，

但在「公民覺醒」之後，面對的卻是更多善於包裝、營造人設、滿口進步理論、甚至清楚知道怎麼讓整個

組織來維護自己的加害者、要求「大局為重」的包庇者，或是將一切抹為「不同政治立場的惡意操作」的

同溫層。

泛綠陣營既不特別高尚，也沒有特別敗壞，相關事件的型態，就是台灣社會的縮影。但政治相較於其它場

域仍有其特殊性，相較私人企業的職場以市場機制召募來的員工佔大多數，政治工作多數時候是透過人際

關係建立的不同信任圈層，來選任工作者，並執行資源與利益的分配，也因此更加仰賴人脈與人和，這也

使得政治工作場域的權力更加集中、也更加封閉，也只遵循自身的運作邏輯（例如勝選）。

但原本內部眾聲喧嘩、不害怕透過爭吵找出路線的民進黨，在有過執政經驗後，為適應台灣特殊的雙首長

制，總統兼任黨主席幾乎是種必然，也改變了過去透過派系彼此制衡的生態，單一派系或小圈子用人的腐

化風險就會提高，失去各派系相互制衡的能力，也是民進黨近年來總會在一些關鍵事件裡（如提名策略、

論文風暴），失去自我覺察的意識、以致錯過煞車機會的原因之一。

相對於那些不談道德、不談理念，只以「務實」、「發大財」為號召的政黨或政治人物，不論發生什麼

事，社會大眾既不會失望也不會意外，只要不損及利益分配，再怎麼離譜也無所謂。相對以理想為號召的

組織，本就背負著各種高期待值，甚至也知道必須以更高的自我要求，來爭取更多人的認同；這看似極不

公平的大前提，卻也讓後者能享有更高的認同度與向心力，特別是困難時的不離不棄，這是很多支持者抱

怨民進黨像個沙包時，經常忽略的。

這種理念型組織，在面對外來攻擊和挑戰時，能迸發強大的內聚力。就如同其它出於宗教信念、救世情懷

而形成的組織，一面自我要求，一面極力維護自身形象盡可能純潔清高，也會有更強的動力去忽視、掩蓋

組織內不明譽的事件，成員們甚至會自動將參與掩蓋的言行，與保護理想連結起來，說服自己是在為了更

偉大、更崇高的目的這麼做；從聯合國人道救援組織內部長年存在的性剝削、到天主教會長達數十年的性

侵事件，都能見到這種不惜碾壓、犧牲個體尊嚴的權力運作模式：一種因理想而形成的暴政。

從最早出面控訴的幾位民進黨前黨工，字裡行間仍可見他們因對這份理想的想念、對這個組織仍有愛，以

致身心在不當事件發生或敵意工作環境形成之後，處於巨大的斷裂感所帶來的痛苦中。直至今日，他們仍

擔心說出來的這個決定，會給對手攻擊的空隙、進而影響選情。此種心境轉折，也廣泛存在於因理念而聚



擔 定 會 攻擊 折 廣

合的新興小黨、工運、社運甚至性別運動團體類似事件的受害者之中。

這也是泛綠陣營在面對相關事件中形成的弔詭：越是被社會大眾和部份支持者賦予高期待，也就有越強的

動機，將一次又一次事件掩蓋在「大局為重」、「相忍為國」之下，連規模不大的新興小黨基進黨，也在

內部爆發性平爭議時，有相似的反應態度。

但越是如此，黨內已然因權力而迷失的成員，或是本就靠著人際關係依附進來，只是以理念來掩護自身對

利益和更高權力追求的投機份子，就越有機會靠著這種弔詭所支撐起來、但其實不該存在的極大包容空

間，在組織內坐大，導致組織文化受到嚴重影響，而這些濫用權力者再帶進組織的新成員，更可能進一步

改變了組織內的價值排序。若領導者未能即時覺察此種效應，或為內部和諧、團結等因素而妥協吞忍，就

很容易造成願意對抗、改變的人因得不到足夠支持，被劣幣效應驅逐或邊緣化。

2023年6月2日，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黨就性騷擾事件召開記者會，(左起)民進黨秘書長許立明、性平部主任李晏榕、發言人張志
豪致歉。攝：唐佐欣/端傳媒

除了政黨組織本身的因素外，台派陣營長年以來也瀰漫著一種「公媽疼孫」的心態。他們與因價值信念選

擇綠營的另一半選民很不同，更多是出於素樸的國族認同，加上歷史轉型未竟的記憶與傷痕，即使缺乏效

益評估、透明問責，仍願意不斷將資源和期待，堆在少數自媒體寵兒、學運明星或有社會動員能量的KOL



責 願意 資 少數 媒 會動員

身上（海外老獨派也是這樣，而絕大多數得此待遇的都是男性），將他們當作台獨的未來。

於是，就算發起公民1985聯盟的社運明星柳林瑋學生時代就有負面風評，還是能大筆收割太陽花後的資源

和能量，在他出事以後，仍舊沒有人覺得問責和社會信任是重要的事，於是又有了網路媒體沃草前任執行

長林祖儀在處理財務上的重大缺失，與他們同輩、遠比他們更傑出更優秀的女性，幾乎不會得此青睞。

這多少也助長了部份台派陣營男性寵兒們的盲目自信，認為只要將自身與「台灣的未來」綁在一起，做什

麼都不會有太嚴重的後果。此種以情緒動員相互餵養、相互綁架，可追朔到馬英九執政後期，乘著演算法

起飛的，是各種生猛有力的圖文，毫不避晦使用各種刻板印象和擦邊的玩笑和性羞辱來搏眼球。善用全新

社群網路工具來「造浪」的第一代KOL，走上以情緒動員、擴大受眾之路，至此，以論述主導、佐以大量

有品質辯論的盛況不再，短暫的「公民覺醒」，也成了一個笑話。

再後來，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從2019年的政治迷因和後來的側翼等現象，都能從過去十多年來，政治事

務如何在網路的公共空間中被討論的演變，找到軌跡。歧視一點都不重要，如何精巧的使用歧視來滿足支

持者的情緒，或用歧視來攻擊政治對手（包括指控其歧視）才是重點；台大經濟系學生會事件後，綠營興

沖沖整理了柯文哲歷年的性別歧視言論、指其為帶壞年輕人的元兇時，當然不會想起、更不會承認上面有

一半的言論，其實發生在民進黨與柯文哲關係正好的時期。

十幾年來，當一群人變著各種戲法說「女人和少數弱勢群體的受傷只是小事」，這種把其它所有當成是小

事的環境，自會吸引、培養出網友口中的「噁男」。隨著民進黨對社會運動和網路新生勢力的收編，這些

人也進到了民進黨內。

該問的從來不是為什麼這時候爆出來，而是怎麼現在才爆出來？ 


如今，民進黨和整個泛台派陣營，正站在一個歷史關口，能否意識到正是那些小事，構成了個體的尊嚴，

爭取個體尊嚴的最大化，就是政治工作的最終意義，而主權的正當性，仰賴對治理範圍裡個體尊嚴的維

繫。這些「小事」，將決定民進黨以何種姿態存續，決定台灣社會在與中國的對抗中，是選擇成為對方的

鏡象，還是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006-opinion-taiwan-civic-nationalism/


2020年2月11日，台北101觀景台。攝：陳焯煇/端傳媒

結語 


台灣這波MeToo運動中，爆出的主要都屬於因系統性失靈無法在體制內被

聲張的結構之惡，以及因社會權威與圈層利益長年被掩蓋的陳年舊案。

自2017年各國一波波MeToo運動後，台灣首先迎來的卻是各種對「政治正確」的嘲弄，指責所有性別平

權、反歧視的努力都是「搞取消文化」。回朔歷史，台灣的現代化是殖民者為自身教化與掠奪工程的強迫

升級，更多是工具化而非受內在思想啟動；近代民主化歷程雖進展很快，但在基礎的人權和自決觀念之

外，仍有太多來不及深化和思索、由歷史遺留下來的課題待補，性別平權其實也是轉型正義的一環。我們

錯過的課題，被選舉或各種世局變化一再推遲。終於，一直逃課的台灣社會，在過去這一週，由政治圈開

始，迎來各種傷痛自述的大爆發。

不少有志之士開始憂慮「公審、獵巫、未審先判」等負面效應。然而，如果不面對問題的根源正是司法與

制度系統性的失靈、無能回應受害者的事實，和造成優勢權力者（即使是對男性的性暴力事件，加害者絕

大多數也仍是男性）不斷掠奪且幾乎不必付出代價的社會結構，這些憂慮再有理、再正當，最後也只是

「不符比例原則」的將責任丟回受害者身上，讓想說出傷痕的人卻步。

這類呼籲也忽略了台灣這波MeToo運動中，爆出的主要都屬於因系統性失靈無法在體制內被聲張的結構之

惡，以及因社會權威與圈層利益長年被掩蓋的陳年舊案，目前為止，參與者和聲援者明確知道運動主體性

為何，也展現了高度自制與反思能力。與其將刑法的無罪推定原則錯用在對社會責任的聲討上，不如好好



釐清接下來的故事「該怎麼說」。

媒體與社會的關注度已逐步遞減，怎麼把握黃金時間，留下一些改變的契機，包括如何透過這些敘述去完

善既有救濟管道、找到更有效的社會溝通模式，改變一般人對性暴力的迷思，包括思索什麼樣的社會代價

是合理的？面對已經受過刑事處罰或已被充份知曉、願意改過的行為人，我們可以接受他們回到原來的職

場，甚至有重新掌握權力可能性嗎？這才是更有建設性的討論方式。

處於風暴中央的民進黨一再宣示檢討制度上的缺失，蔡總統也指出三個可行的修法方向。然而，法律只能

給出原則性的規範，並強迫制度介入處理，但過程中也可能產生新的權勢漏洞。治本之道，是細致去辨識

每個職業領域、圈層場域中，不同的權力運作模式，這不是靠法律能規範的，而是個體對自身權益更清楚

的認知與維護意識，以及機關、學校、雇主願意認真面對一個性別不平等、不友善的環境，將會嚴重損及

自身的生產力與創造力的現實。

在新的法律、新的權利意識與各領域不同角色的互動規範形成的過程中，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仍得仰賴

公共領域的發聲和持續討論，在補充現行系統不足同時、也進行自我節制和監督。也許，我們能從這些扣

問當中，發現如何修補現存系統的方向。


